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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新动力”丛书出版 
 

万花筒式的香港记忆新书写 
 

见习记者  袁欢  本报记者  金莹 
 

 

    城市空间是构成人们生活记忆的坐标。作为一座魅力城市，香港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香

港回归 20 周年之际，花城出版社推出“香港文学新动力”丛书。谈到出版此套丛书的初衷，责

任编辑揭莉琳表示，现在，内地读者熟悉的多是香港老一辈的作家，如金庸、亦舒、李碧华、张

小娴、西西、董启章等，香港青年作家的作品引入内地的不多。花城出版社希望通过此套丛书的

出版，让内地读者看到新的香港浮世绘和文学新人的创作成绩。 

    “香港文学新动力”丛书包括唐睿的长篇小说《脚注》、麦树坚的散文集《琉璃珠》、谢晓虹

的短篇小说集《雪与影》和陈苑珊的短篇小说集《愚木》。四人均为青年作家，但写作风格各异。

之所以选择这四位作家，揭莉琳表示，除参考香港文化名人如蔡益怀等人的推荐外，出版社同时

考虑了作家已取得的文学成绩、文学潜力、市场等因素，尤为关键的是文学因素。“这些作家的

笔力如‘轻功’，四两拨千斤，他们的笔触普遍是轻盈的，用‘轻’表达‘重’，用‘轻’去描绘

香港的复杂。商业化似乎是城市的标签，它让很多城市呈现类似的面貌，但在横街窄巷里、在民

间民俗里，却能看到城市间的区别。香港的特色如此鲜明，它与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明显的区

别。” 

    因此，这套丛书关注的无一不是日常的香港——四位作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社会背景、生活

习俗、语言特色、文化气氛，都构成了多面体、万花筒似的香港文化记忆。唐睿的《脚注》以大

量粤语的俚语、俗语与诗化的文学语言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特文风。它不是城市的“正文”，底

层市民的集体记忆构成了香港的“脚注”。麦树坚擅长散文，文章里隐藏着他的抽离与观察，从

另外的角度回看生活。谢晓虹的写作离不开现代文学的熏陶，她擅长写异化，尤其是身体的异化

来表达高度现代化社会的荒诞。陈苑珊的风格也是变形、夸张乃至荒诞，讽刺见怪不怪的“有毒”

世相。 

    城市书写，更准确地说是香港本地文化记忆书写，在香港年轻一代作家的书写中占据重要的

位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麦树坚以普鲁斯特的记忆论述为依据，说明记忆书写的传承与延续性。

“普鲁斯特把小说比喻为一座大教堂，而这教堂是有意志的，会继续发展跨越世纪，但在某些时

刻它的点缀、破漏就由人按记忆来执行。以大教堂比拟记忆，说出记忆的宏大、复杂和时间性，

仰望、参观大教堂的人一批又一批，死了的话，又来一批年轻的。”因此，他认为文学作品必然

与记忆有关，散文的话直接掺杂较多。将此延伸，若建构一个城市的记忆，也必然是靠几代作家、

成千上百的作品去慢慢建成记忆教堂。 

    文学承载记忆的功能，但记忆又非常个人化，且永远充满选择性。记忆的个人性与选择性造

成了作家书写的不同取向。如麦树坚不太关注香港现代化城市的景貌，他更喜欢以一种“考据”

的方式去写香港的大自然和比较边缘的事物。比如在《琉璃珠》里有关醉酒湾的散文，他感叹填

海造地发展城市好像理所当然，感慨许多怡人的自然风景如今名存实亡、名不符实，这些地标的

消失伴随着记忆的消失，年轻一代没有记忆又不留记录的话，连缅怀的根基都没有。因此他的散

文总怀有悲观的情感，有论者言是“保住一份冰凉与世界顽抗下去”。在麦树坚看来，这种悲观

随着年岁渐长，可视为一种成熟，而顽抗则可视为一种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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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睿认为香港年轻一代的作家书写是多面貌的，除麦树坚以散文抒情怀，也有作者倾向集中

以个人的心理分析来管窥香港；还有一些作家以游戏和奇幻的寓言方式来叙述香港。他自己则倾

向以宏观的写实和魔幻写实去探究香港的社区生活和历史记忆。而记忆不仅是大多数人的记忆，

也应该有少数人的记忆。“香港是个历史不长的城市，但在这百多年来，这土地上有不少人生活

过，他们未必就是历史伟人或者时代弄潮儿，但他们却都很实在，满有感情地在这土地上活动过，

而他们的‘记忆’，正须我们藉由文学去记住。”唐睿说。 

    除了表层记忆，香港还应该有很多底层记忆。《脚注》描写的正是 20世纪 80年代生活在“安

置区”这个香港底层社区的各色人们的生活，作家以少年黎军的故事串联起他的家人和一众居民

的故事。写这篇小说的契机源于香港三联书店的一次出版比赛，比赛主题是“如果香港是一本书”，

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十周年，坊间出现了大量讲述集体回忆的书籍，媒体也引出了不少话题。然而，

唐睿却发现这些论述有点单一，例如谈到住房，大家就想到公共房屋；谈到日常食品，大家就会

想到港式奶茶、菠萝油包⋯⋯他觉得这些声音似乎掩盖了港人生活的许多微细记忆，也抹杀了香

港社会的多元特质，于是他希望在小说里补充这些“主流”声音的不足，将一些大部分人容易忽

略、但实际上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香港生活、社区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为香港这本“书”做“脚

注”的想法。他说，“正文”之外有“脚注”，“文学的其中一种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能传递这

种稀罕，间或微弱的声音”。 


